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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論是在宗教對話或是中國本色神學的範疇，基督教與儒家的對話(所謂 

「耶儒對話」）都肯定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從中國教會歷史的發展來看，早 

在明清之際，耶穌會士及一些從儒入耶的中國信徒，便開始反省與儒家思想的 

適應問題，及至晚清以降，不少來自西方的新教傳教士及中國本土儒者基督徒 

(Confucian Christian)亦致力於有關的整合工作。不過，進入二十世紀’基督 

教與儒家思想的關係，在某程度上顯然有「降溫」的傾向。筆者以為’這可從 

兩方面理解： 

第一，這與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命運有關°正如許多研究儒學的學者 

(如余英時）指出，儒家在二十世紀已不復其昔日的「正統」地位°帝制崩解 

後’儒家思想失去其制度化的依托’且受到西方思潮的衝擊’正處於前所未有 

的危機裡。如果我們承認本色神學或耶儒對話背後的目標是「宣教」的話，那 

麼，基督教在十九世紀反省其與儒家思想的關係’肯定有其價值與意義°但隨 

著儒學業主流正統角色不再，這種以耶儒對話為主的本色神學模式，也相應失 

去其逼切性了。三十年代的吳雷川、趙紫宸及八十年代的吳利明，均不違言指 

出基督教不應再視儒學為建構本色化的唯一對象。 

第二，除了儒學自身命運這個宏觀的因素外，耶儒對話式的本色神學模 

式，也要面對其內在的理論窮途°從基督教的角度出發，二十世紀以前’所謂 

的「合儒」與「補儒」進路是耶儒對話的主流’這種以儒學經典來設釋基督教 

的方法（或稱「國學」模式），在獨特的時空脈絡下，肯定有其時代意義，但 

是卻難以突破理論的困局° 一方面’有關基督教與儒家的異同比較（主要集中 

在倫理層面），多年來重重複複，予人千篇一律之感°這也許亦說明了舊有典 

範的失效。趙紫宸在三十年代便指出，光從倫理層面指陳基督教與儒家的共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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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（求同）， 終的結局就是把基督教與儒家的異質性淡化（去異），耶穌的 

人格與孔子的人格同樣偉大，那基督教的獨特性是甚麼呢？另方面，設若有人 

勇於突破，試圖超越倫理層面的會通，轉而從啟示的角度切入，則又會出現兩 

面不討好的困局。來自基督教的聲音會質疑，這種近似多元主義或兼容主義的 

神學立場，是否扭曲了正統信仰；來自儒家（主要是當代新儒家）的聲音又會 

斥駭基督徒對儒學道統的扭曲，反過來要求基督教接受其命題。歸根結柢，基 

督教與新儒家（當代儒學的代言人）均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特性。如何在維護自 

身異質性的大前提下從事耶儒對話，又避免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局？這誠然是不 

少參與對話者不能迴避的課題。 

交代了上述背景後’我們便來到更具體的課題，就是持續了十多年的耶儒 

對話研討會。首屆的研討會於1988年召開，迄今（2001年）已舉行了五屆。其 

中第四屆（於1998年召開）的會議主題是「二十一世紀的人性與文明」，論文 

集剛於今年以《儒耶對話新里程》為題出版。 

論文集包括六部分’分別是文明前景、自然生態、人性對觀、人與社群、 

天人之際及對話會通。綜觀全書’我們可見所謂的「新里程」’主要是在承認 

基督教與儒家各自的傳統與特性的前提下，分別從基督教及儒家的角度來闡釋 

當前人類文明（倫理）共同關心的議題。我們可以說，耶儒對話的重心，已經 

與昔日建構本色神學的論述脫軌。換言之，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，對話的目的 

已不再具有宣教關懷，而成為單純的對話。正如筆者在上文指出，這種以宣教 

為出發點的本色化神學，在處理耶儒關係時，已達窮途’是故現時揚棄宣教關 

懷’而定位於對話與溝通’謀求人類文明及倫理的和諧’相信正是可行之出 

路。 

在當前人類正面對宗教及文明衝突的威脅之際，這種以建構人類共同倫理 

的關懷’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，肯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基督教與儒家，在共 

同倫理的範疇內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溝通。當然’基督教學者亦得吸取歷史的 

教訓，切忌把基督教信仰約化為道德倫理’而應致力闡發基督教倫理，為人類 

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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